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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的文字却是深深的情
结。如果您正在收获喜悦与幸
福，并愿意讲述与分享，“吾家有
喜”就是您的最佳平台。该专栏
主要聚焦结婚、添丁、寿辰、乔
迁、升学等5类高频家庭喜事，
用细腻的笔触记录喜悦的欢乐
时刻、捕捉幸福的最美瞬间，通
过“纸短情长”的浪漫，给生活一
个满满的仪式感。若有相关图
片或视频资料可同步提供。

专栏将在“新聊城”App同
步推出，稿件（图片、视频）一经
选用，均可获得一份由山东东阿
酒厂提供的价值396元的祝贺
礼（聊酒·聊3两瓶）。请携带刊
发稿件报纸原件、相关视频链接
及有效身份证件现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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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

lcwbyichenghu@126.com

投稿电话

18663508106、18663501275

礼品领取电话

18263511155、18606353278

礼品领取地点

东昌府区东昌宾馆向西20米路北

东阿王·聊酒旗舰店

“东阿王·聊酒”杯“吾家有喜”
等您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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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聊城区域举办宴席，使用聊酒·聊3四箱及以上者，8桌以内每桌可获赠本品品鉴酒
1瓶，超过8桌每2桌赠送1瓶，总数不超过18瓶。赠品由山东东阿酒厂聊城办事处配送、拍
照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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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更隆

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县城餐厅的玻璃窗，
在铺着红纹桌布的餐桌上跳跃，将那一片红映照
得愈发鲜亮，仿佛盛满了团圆的喜气。蛋糕上

“福如东海”的烛火轻轻摇曳，82岁的母亲坐在
主位，银发被阳光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孩子们
攥着糖果围在桌旁叽叽喳喳，我和两个妹妹忙着
给母亲布菜——这是我们家延续二十多年的寿
宴，从农村老家的土坯房到县城明亮的餐厅，地
点在变，可满室的热闹喜庆，始终未变。

菜刚上齐，大妹夫便从带来的“东阿王”纸
箱里取出一瓶酒。拧开瓶盖的瞬间，一股淡淡
的酒香悄然漫开。大妹夫先给我和两个妹妹斟
酒，杯口泛起细密的酒花；不喝白酒的母亲、小
妹夫和孩子们，则端起五颜六色的饮料，杯盏轻
轻一碰，奏响了祝福的序曲。

“来，咱们先举杯！”大妹夫端起酒杯，声音
洪亮，“祝妈健康长寿、福如东海，每天都开开心
心的！”我们纷纷起身，白酒杯与饮料杯在空中
相击，清脆的碰撞声里，母亲笑着点头，眼角的
皱纹里满是知足。二妹笑着打趣：“哥，你这酒
瘾又犯了？不过说真的，这‘东阿王’确实顺
口。”一句话逗得满桌人笑起来，喜庆劲儿又浓
郁了几分。

欢声笑语中，我的目光落在母亲含笑的脸
庞上，心头仿佛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眼前
这快乐的喧闹，与她曾经独自扛起的那些清冷
岁月，仿佛隔着时光轻轻相叠。

母亲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
妹妹。当年外婆身体不好，家里的针线活全靠
她：弟弟们的布鞋、妹妹们的花袄，一针一线都
出自她的手。寒冬腊月，她坐在煤油灯旁，手冻
得通红，仍赶着手中的活儿，生怕过年时他们穿
不上暖和的新鞋新衣。

后来母亲结了婚，依旧保持着爱干净的习
惯。尽管我们老家的土坯房墙面斑驳，地上却
每天都被她扫得干干净净，桌椅也被擦得发
亮。可这份安稳没持续太久，父亲在我13岁时
就因病去世了，家庭的重担一下全压在她瘦弱
的肩上。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亩田地成了家里的生计来
源：盛夏麦收季，天不亮她就揣着冷馒头下地，
镰刀割得麦秆“嚓嚓”响，手臂被麦芒扎得通红；
给棉花打药要选正午时分，二十多斤的药桶勒
得她肩膀红肿，汗水浸湿的衣服粘在背上，有时

天太热，身体不舒服时，她也只是拍拍额头
轻声说句“眼黑得慌”，稍缓一缓，就又继续
弯腰忙活去了。

大妹妹比我小三岁，是母亲最得力的帮
手。十五六岁的她背着药桶在棉田里穿梭，喷
头一扬一落，棉叶上就挂了层细密的药雾。我
曾试着背过药桶，结果药水漏得满身都是，汗水
混着药水往下淌，视线模糊看不清路——也是从
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让母亲少受点
累。

我考上高中之后的那个冬天格外冷。家里
经济拮据，连买煤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可母亲却
悄悄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从镇上给我买
回一双皮棉鞋。我捧着鞋，心里又酸又暖，忙
说：“妈，不用买皮的，布棉鞋就行，省下钱给家
里买煤。”母亲却笑着把鞋塞到我手里：“儿子大
了，得穿得体面些，别让人笑话。”我低头穿上皮
鞋时，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那双鞋带来的暖
意，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考上大学，成家后在外地工作，回
家的次数很少，母亲总念叨“想多聚聚”，她的寿
宴便成了我们一家固定的团聚时刻。起初在农
村老家的土坯房小院，母亲会提前腌好咸菜、炖
上排骨，我们围着小方桌吃饭聊天，粗茶淡饭也
吃得香甜；近年来母亲年纪大了，我把她接到县
城，寿宴的地点则安排在有特色的饭店，可老习
惯没改——提前为母亲点上她最爱的红烧肉和
清蒸鱼，再订一个带有寿桃的奶油蛋糕。我们
也从一家四口变成了拥有十二口人的大家庭，
孩子们追逐玩耍，大人们聊着家常，这满堂的热
闹与温馨，餐厅仿佛都快承载不下了。

蜡烛被点亮，孩子们齐声唱起生日歌，母亲
双手合十许愿，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饭后，
我们兄妹三个坐在沙发上，话题从当年母亲做
针线活的辛苦，聊到药桶在身上留下的深深印
痕；从高中时那双皮棉鞋的温暖，说到如今孩子
们的学习，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连窗外的太
阳渐渐落下，都没有察觉。

持续二十多年的母亲的寿宴，早已不只是
一场简单的生日庆祝，它是母亲半生坚韧的见
证，是我们兄妹手足情深的纽带，更是浸润着暖
意的家族传统。听着满室的欢声笑语，看着母
亲笑着接过孩子们递来的水果，我忽然懂得：所
谓幸福，不过是岁岁年年的团聚，是一桌满是牵
挂的好菜，是母亲给予我们的那份早已刻进骨
子里的暖意，再由我们，传给下一代。


